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中国卷

中已砚代扳篇小说名著迄评

王列耀 选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出 版 说 明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与 《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这些作品，是对青少

年进行艺术教育、审美教育的好教材。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

著，旨在为中、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把

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140页的小薄本，是为

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提高其读者覆盖面。我们相

信，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

    众多的作者、译者创作、翻译了这么多、这么好的名篇

名著，读者感谢他们，本社更感谢他们。由于一时无法了解

作者、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未

能一一奉上稿酬，深以为歉。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希望作

者、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徐位发

副主编 率支中 魏中林

编 委 徐位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
        胡跃生 严奉强



目 录

会明····································⋯⋯沈从文(1)
菜园 ················⋯⋯，’’···········⋯⋯ 沈从文 (14)

萧萧 ····································⋯⋯ 沈从文 (25)

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 ···············⋯⋯ 沈从文 (41)

媚金、豹子与那羊 ··················⋯⋯ 沈从文 (66)

月下小景 ······························⋯⋯ 沈从文 (79)

学吹箫的二哥 ························⋯⋯ 沈从文 (93)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会 明

沈 从文

    排班站第一，点名最后才喊到，这是会明。这个人所在

的世界，是没有什么精彩的世界。一些铁锅，一些大箩筐、

一些米袋、一些干柴，把他的生命消磨了三十年。他在这些

东西中把人变成了平凡人中的平凡人。他以前是个农民，辛

亥革命后，改了业。改业后，他在部队中做的是火侠。在云

南某军某师一个部队中烧火，担水，挑担子走长路，除此以

外没有别的事情可做。

    他样子是那么的—

    身高四尺八寸。长手长脚长脸，脸上那个鼻子分量也比

他人的长大沉重。长脸的下部分，生了一片毛胡子，本来长

得像野草，因为剪除，所以不能下垂，却横横的蔓延发展成

为一片了。

    这品貌，若与身份相称，他应当是一个将军。若把胡子

也作为将军必需条件之一时，这个人的胡子，还有两个将军

的好处的。许多人，在另外一时，因为身上或头上一点点东

西出众，于是从平凡中跃起，成为一时代中要人，原是很平

常的事情;相书上就常常把历史上许多名王将相说起过的。

这人却似乎正因为这些品貌上的特长，把一生毁了。

    他现在是陆军四十七团三十三连一个火侠。提起三十三



连，很容易使人同时记起洪宪帝制时代，国民军讨袁时在

黔、湘边界一带的血战。事情已过去十年了。那时会明是火

伏，无事时烧饭炒菜;战事一起则运输子弹，随连长奔跑。

一直到这时，他还仍然在原有位置上任职。一个火侠应做的

事他没有不做，他的名份上的收入，也仍然并不与其余火侠

两样。

    如今的三十三连，全连中只剩余会明一人同一面旗帜。

十年前参预过革命战争，这革命的三十三连俨然只是为他一

人而有了。旗在会明身上谨谨慎慎的缠裹着，会明则在火侠

的职位上按照规矩做着粗重肮脏的杂务，便是本连的新长

官，也仿佛把这一连过去历史忘掉多久了。

    野心的扩张，若与人本身成正比，会明有作司令的希

望。然而主持这人类生存的，俨然是有一个人，用手来支配
一切，有时因高兴的缘故，常常把一个人赋与了特别夸张的

体魄，却又在这峨然巍然的躯干上安置一颗平庸的心。会明

便是如此被处置的一个人:他一面发育到使人见来生出近于

对神鬼的敬畏，}面却天真如小狗，忠厚驯良如母牛。若有
人想在这人生活上，找出那僵赛运涩的根源，这天真同和善，

就是其所以使这个人永远是火侠的一种极正当理由。在躯体

上他是一个火侠，在心术上他是一个好人。人好时，就不免常

有人拿来当呆子惹，被惹时，他在一种大度心情中，看不出可

发怒的理由。但这不容易动火的性格，在另一意义上，却仿佛

人人都比他聪明十分，所以他只有永远当火侠了。

    任何军队中，总不缺少四肢短小如瑚孙、同时又不缺少如

瑚黝聪明的那类同伴。有了这样同伴，会明便显得更呆相更

元气了。这一类人一开始，随后是全连一百零八个好汉，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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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流血之余，人人把他当呆子看待，用各样绰号称呼他，用

各样工作磨难他，渐渐的，使他把世界对于呆子的待遇一一尝

到了。没有办法，他便自然而然也越来越与聪明离远了。

    从讨袁到如今整十年。十年来，世界许多事情都变了样

子，成千成百马弃、流氓都做了大官;在别人看来，他只长

进了他的呆处，除此以外完全无变动。他正像一株极容易生

长的大叶杨，生到这世界地面上，一切的风雨寒暑，不能摧
残它，却反而促成它的坚实长大。他把一切戏弄放在脑后，

眼前所望所想只是一幅阔大的树林，树林中没有会说笑话的

军法，没有爱标致的中尉，没有勋章，没有钱，此外嘲笑同

小气也没有。树林印象是从都督蔡愕一次训话所造户丸:这树

林，所指的是中国边境，或者竟可以说是外洋，在这好像很

远很远的地方，军队为保卫国家驻了营，作着一--i砷伟大事

业，一面垦辟荒地，生产粮食，一面保卫边防。

    在那种地方，照会明想来，也应当有过年过节，也放

哨，也打枪放炮，也有草烟吃，但仿佛总不是目下军营中的

情形。那种生活在什么时候就出现，怎么样就出现，问及他

时是无结论的。或者间他，为什么这件事比升官发财有意

义，他也说不分明。他还不忘记都督曾说过 “把你的军旗插

到堡上去”那一句话。军旗在他身上是有一面的，他所以好

好保留下来，就是相信有一天用得着这东西。到了那一日，

他是预备照都督所说的办法做去的。他欢喜他的上司，崇拜

他，不是由于威风，只是由于简朴，像一个人，不像一个

官。袁世凯要做皇帝，就是这个人告百姓说，“中华民国再

不应当有皇帝坐金蜜宝殿欺压人”，大家就把老袁推翻了。
    被人谧作 “呆”，那一面宝藏的军旗，和那无根无蒂的

                                                                ·3



理想，都有一部分责任了。、他似乎也明白，到近来，因此旗

子事情从不和人提起。他那伟大的想望，除供自己玩味以

外，也不和另外人道及了。

    因为打倒军阀，打倒反革命，三十三连被调到湖北黄州
前线。

    这时所说的，就是他上了前线的情形。

    打仗并不是可怕的事情。民国以来在中国当兵，不拘如

何胆小，都不免在一年中有到前线去的机会。这火伏，有了

十多年内战的经验，这十多年来，是中国做官的在这新世纪
别无所为、只成天互相战争的时代。新时代的纪录，是流一
些愚人的血，升一些聪明人的官。他看到的事情太多，死人

算不了甚么大事。若他有机会知道 “君子远忘厨”一类话，

他将成天嘲笑读 “子日”的人说的 “怜悯”是怎么一回事

了。流汗、挨饿，以至于流血、腐烂，这生活，在军队以外

的 “子曰”配说同情吗?他不为同情，不为国家迁都或政府

的统一— 他和许多人差不多一样，只为 “冲上前去就可以

发三个月的津贴”，这果子，他当真随了好些样子很聪明的

官冲上前去了。

    到前线后他的职务还是火侠。他预备在职份上仍然参预

这场热闹事情。他老早就编好了草鞋三双。还有绳子、铁饭

碗、成束的草烟，都预备得完完全全。他另外还添制了一个

火镰，钢火很好，是用了大价钱向一个卖柴人匀来的。他算

定这热闹快来了。望到那些运输轴重的车辆，很沉重的从身
边过去时，车轮深深的理在泥沙里，他就呐喊，笑那拉车的

马无用。他在开向前方的路上，肩上的重量有时不下一百二

十斤，但是他还一路唱歌。一歇息，就大喉咙说话。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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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队两方还无接触的事，队伍以连为单位分驻各处，三

十三连被分驻在一小山边。他同平时一样，挑水、洗菜、煮

饭，每样事都是他做，凡是出气力事他总有份。事情做过

后，司务长兴豪时，在那过于触目了的大个儿体格上面，加

以地道的嘲弄，把他喊作 “枪靶”，他就只做着一个火佚照
例在上司面前的微笑，低声发间:“连长，甚么时候动手?”

为甚么动手他却不问。因为上司早已说过许多次，自然是

“打倒军阀”，才有战事，不必间也知道。其实他的上司的上

司，也就是一个军阀。这个人，有些地方他已不全呆了。

    驻到前线三天，一切却无动静。这事情仿佛和自已太有
关系了，他成天总想念到这件事。白天累了，草堆里一倒就

睡死，可是忽然在半夜醒来时，他的耳朵就像为枪声引起了

注意才醒的。他到这时节已不能再睡了。他就想，或者这时

候前哨已有命令到了?或者有夜袭的事发生了?或者有些地

方已动了手，用马刀互相乱砍，用枪刺互相乱刺?他打了一

个冷战，爬起身来，悄悄的走出去望了一望帐篷外的天气，

同时望到守哨的兵士鸽立在前面，或者是肩上扛了枪来回的
走。他不愿意惊动了这人，又似乎不能不同这人说一句话，

就咳嗽，递了一个知会。他的咳嗽是无人不知道的，自然守

哨的人即刻就明白是会明了。到这时，遇守哨人是个爱玩笑

的呢，就必定故意的说 “口号，”他在无论何时是不至于把

本晚上口号忘去的(，但他答应的却是 “火侠会明”。军队中

口号不同是自然的事，然而这个人的口号却永远是 “火侠会

明”四个字。把口号问过，无妨了，就走近哨兵身边。他总

显着很小心的神气问:“大爷，小哥子，怎么样，没有事情

么?”没有。”答应着这样话的哨兵，走动了。“我好像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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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声。”“会明你在做梦。”梦我醒了很久。”“说鬼话。”问答

应当小住了，这个人于是又张耳凝神听听远处。然而稍过一

会，总仍然又要说 “听，听，兄弟，好像有点不同，你不注

意到么?”假若答的还是 “没有”，他就像顽固的孩子气的小

声说:“我疑心是有，我听到马嘶。”那答的就说:“这是你

出气。”被骂了后，仍然像是放心不下，还是要说。⋯⋯或

者，另外又谈一点关于战事死人如目的统计，以及生死争夺

中的轶闻。这火侠，直到不得回答，身上也有点感觉发冷，

到后看看天，天上全是大小星子，看不出甚么变化，就又好

好的钻进帐篷去了。

    战事对于他也可以说是有利益的，因为在任何一次行动
中，他总得到一些疲倦与饥渴，同一些紧张的欢喜。就是逃

亡、退却，看到那种嗽无秩序的纠纷，可笑的慌张，怕人的

沉闷，都仿佛在他是有所得的。然而他期待前线的接触，却

又并不因为这些事。他总以为既然是预备要打，两者已经准
备好了，}a么趁早就动手，天气合宜，人的精神也较好。他

还记得去年在鄂西的那回事情，时间正是五黄六月，人一倒
下，气还不断，糜烂处就发了臭;再过一天，全身就有小蛆

虫爬行。死去的头脸发紫，胀大如斗，肚腹肿高，不几天就

爆裂开来。一个军人，自己的生死虽应当置之度外，可是死

后那么难看，那么发出恶臭，流水生蛆，虽然是 “敌人”，

还在另一时用枪拟过自己的头作靶子，究竟也是不很有意思

的事!如今天气显然，天比一天热了，再不打，过一会，真

就免不了要像去年情形了。

    为了那太难看、太不和鼻子相宜的六月情形，他愿意动

手的命令即刻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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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前线的光景，却不能按会明所希望的变化。先是已

有消息令大队在X X集中，到集中以后，局面反而和平了许

多，又像是前途还有一线光明希望了。

    这和平，倘若当真成了事实，真是一件使他不大高兴的

事情。单是为他准备战事起后那种服务的梦，这战争的开

端，只顾把日子延长下去，已就是许多人觉得是不可忍受的

一件事了。当兵的人人都并不喜欢打内战。但都期望从战事

中得到一种解决:打赢了，就奏凯;败了，退下。总而言

之，一到冲突，真的和平也就很快了。至于两方支持原来地

位下来呢，在军人看来却感到十分无聊。他和他们心情都差

不多，就是死活都以即刻解决为妙。维持原防，不进不退，

那是不行的。谁也明白六月天气这么下去真不行!

    会明对于战事自然还有另外一种打算。他实在愿意要打

就打起来，似乎每打一仗，便与他从前所想的军人到国境边

沿去屯边卫国的事实走近一步了，于是他在白天，逢人就间

究竟是要甚么时候开火。他那种关心好像一开火后就可以捆

升营长。可是这事谁也不清楚，谁也不能作决定的回答。人

人就想知道这一件事，然而照列在命令到此以前，把连长算

在内，军人是谁也无权过间这日子的。看样子，非要在此过

六月不可了。

    五天后，还没动静。

    十五天后，一切还是同过去的几天一样情形。

一连十多天不见变动，他对于夜里的事渐渐不大关心了。

遇到半夜醒来出帐篷解澳，同哨兵谈话的次数也渐渐少了。

去他们驻防处不远有一个小村落，这村落因为地形平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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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缘故，没有争夺的必要，所以不驻一兵。然而住在村落中

的乡下人，却早已全数被迫迁往深山中去了。数日来，看看

情形不甚紧张，渐渐的，日前迁往深山的乡下人，就有很多

悄悄的仍然回到村中看视他们的田园的。又有些乡下人，敢

拿鸡蛋之类陈列在荒凉的村前大路旁，来同这些副爷冒险做
生意的。

    会明为了火伏的本份，在开火以前，除了提防被俘虏，

是仍然可以随时各处走动的。村中已经有了人做生意，他就

常常到村子里去。他每天走几次，一面是代连上的弟兄探买

一点东西，一面是找个把乡下上年纪的农民谈一谈话。而且

村中更有使他欢喜的，是那本地种的小叶烟，颜色黄的简真
是金子，味道又不坏。既然不开火，烟总是要吸的，有了本

地烟，则返回原防时，那原有兰束草烟还是原来不动，所得

好处的确已不少了。所以他虽然不把开火的事情忘却，但每

夭到村中去谈谈话.尽村中人款待一点很可珍贵的草烟，也
像这日子仍然可以过得去了。

    村子里还有烧酒，从地窖里取出的陈货。他酒量并不

大，但喝一小杯也令人心情欢畅。

    他一到了那村落里，就把谈话的人找到了，因为那满嘴

胡子，已证明这是一个有话好商量的朋友。别人总愿意知道

他胡子的来处。这好人，就很风光的说及十年前的事故。把

话说滑了口，有时也不免小小吹了一点无害于事的牛皮，譬

如本来只见过都督蔡愕两次，他说顺了口，就说是五次。然

而说过这样话的'},比听的人先把这话就忘记了到脑后，自

然也不算是罪过了。当他提起蔡铬时，说到那伟人的声音颇

色，就到了那伟人的精神，他于是记起了腰间那面旗子，他
      8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就想了一想，又用小眼睛仔细老成的望了一望对方人的颜

色。本来这一村，这时留下的全是有了些年纪的人，因为望

到对方人眼睛是完全诚实的眼睛，他笑了。他随后做的事是

把腰间缠的小小三角旗取了下来。“看，我这个家伙!”看的

人眼睛露出吃惊的神气，他得意了。“看，这是他送我们的，

他说 ‘雌，老兄，勇敢点，不要怕，播到那个地方去!’你

明白插到哪个地方去吗?很高很高的地方!”听的人自然是

摇头，而且有愿意明白 “他”是谁，以及插到甚么地方去的

意思。他就慢慢的一面含着烟管，一面说老故事。听这话的

人，于是也仿佛到了那个地方，看到这一群勇敢的军人，在

擂定旗子下面生活，旗子一角被风吹得拨拨作响的情形。若

不是怕连长罚在烈日下立正，这个人，为了使这乡下人印象

更明确一点，早已在这村落中一个土阜上面把旗子竖起，让

这面旗子当真来在风中拨拨作响了。有时候，他人也许还间

到 “这是到日本到英国?”他就告他们 “不拘那一国，总之，

不是湖南省，也不是四川省。”他想到那种一望无涯的树林，

那里和中国南京、武汉已很远很远，以为大概不是英国，总

就是日本国边边上。

    至于俄国呢，他不敢说。因为那里可怕，军队中照倒是

不许说起这个国名的。究竟有甚么可怕?他一点也不知道。

    就好像是因为这种慷慨的谈论，他和这村落中人很快就

建立了一种极好的友谊。有一次，他忽然得到一个人赠送的

一只母鸡，带回了帐篷。那送鸡的人，告他这鸡每天会从拉

屎的地方掉下一个大卵来，他把鸡双手捧回时，就用一个无
用处的白木子弹箱安置了它，到第二天一早，果然木箱中多

了一个鸡卵。他把鸡卵取去好好的收藏了，喂了鸡一些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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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等候第二个鸡卵、第享天果然又是一个。当他把鸡卵取
到手时，便对那母鸡做着 书‘我佩服你”的神气。那母鸡也极

懂事，应下的卵从不愧吝过一次。

    鸡卵每天增加一机 他每天抱母鸡到村子里尽公鸡轻薄

一次。他渐渐为一种新的生产兴味所牵引，把战事的一切忘

却了。

    自从产业上有了一只母鸡以后，这个人，很有些事情，

已近于一个做母亲人才需要的细心了。他同别人讨论这只鸡

时，也像一个母亲和人谈论儿女一样的。他夜间做梦，就梦

到不论走到甚么地方去，总有二十只小鸡旋绕脚边吱吱的

叫，好像叫他做 “外公”。梦醒来，仍然是凝神听，所注意

的已经不是枪声。他担心有人偷取鸡卵，有野猫拖鸡。

    鸡卵到后当真已积到二十枚。

    会明除了公事r}.外，多了些私事。预备孵小鸡，他各处

找东找西，仿佛做父亲的人餐忙看儿子从母亲大肚中卸出。
对于那孵卵的母鸡!+他也从 “我佩服你”的态度上转到 “请

耐耐烦烦”的神情，似乎非常礼貌客气了。

    日子在他的期待中，在其他人的胡闹中，在这世界上另

一地方许多人的咒骂歌嗜中，又核蹋四五十天了。小鸡从薄
薄的蛋壳里出到日光下，一身嫩黄乳白的茸毛，嘀啾的叫
喊，把会明欢喜到快成疯子。如果这时他被派的地方，就是

平时神往的地方，他能把这一笼小鸡带去，即或别无其他人

作伴，也将很勤快的一个人在那里竖旗子住下了。

    知道他有了一窝小鸡，本连上小兵，就成天有人来看他
的小鸡。还有那爱小意思的兵士，就有向他讨取的事情发生

了。对于这件事情，他用的是一种慷慨态度。毫不怪吝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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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应了人，却附下个条件，虽然指派定这鸡归谁那鸡归谁，

却统统仍然由他管理。他在每只小鸡身上作了个不同记号，

却把它们一视同仁的喂养下来。他走到任何帐篷里去，都有

机会告给旁人小鸡近来如柯情形，因为每一个帐篷里面总有

一个人向他要过小鸡。

    白天有太阳，他就把鸡雏同母鸡从木箱中倒出来，尽这

母子在帐篷附近玩，自己却赤了膊子咬着烟管看鸡玩，或者

举起斧头劈柴，把新劈的柴堆成一座一座空心宝塔。眼看鸡

群绕着柴堆打转，老鹰在天上飞时，母鸡十分机警的带着小

鸡逃到柴塔中去的情形，他十分高兴。

    遇到进村里去时，他便把这笼鸡也带去。他预备给原来

的主人看看，像那人是他的亲家。小鸡雏的健康活泼、从那

旧主人口中得到一些动人的称赞后，他就非常荣耀骄傲的含

着短烟管微笑，还极谦虚的说:“这完全是鸡好，它太懂事

了，它太乖巧。”为此一来，则仿佛这光荣对于旧主人仍然

有份。旧主人觉悟到这个，就笑笑，会明不免感动到眼角喃

了两粒热泪。

    “大爷，你们不打仗了吗?”

    “唔，命令不下来。”
    “还没听到什么消息吗?”

    “或者是六月要打的。”

    “若是要打，怎么样?”这老人意思所指，是这一窝鸡雏

的下落。

    会明也懂到这个意思了，就说: “这是连上大众所有

的。”他且把某只小鸡属于某一个人一一指点给那乡下人看。

“要打吧，也得带它们到火线上去。它们不会受惊的。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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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吗?我从前带过一匹猫，是乌云盖雪，一身乌黑，肚皮

和四个爪子却白蒙蒙的。这猫和我们在壕沟中过了两个月，

换了好些地方。”

    “猫不怕炮火么?”
    “它像人，胆子尽管小，到了那里就不知道怕，”

    “我听说外国狗也打仗!”

    “是吧，狗也能打仗吧。好些狗比人还聪明。我亲眼看

过一只狗，有小牛大，拉小车子。”他把大拇指竖起，“哪，

这个。可是究竟还是一只狗。”

    虽然说着猫呀、狗呀的过去的事情，看样子，为了这一

群鸡雏发育或教育，会明已渐渐的倾向于 “非战主义”者一

面，也是很显然的事实了。

    白日里，还同着鸡雏旧主人说过这类话的会明，返到帐

篷中时，坐在鸡箱边吸烟，正幻想着这些鸡各已长大，飞到

帐篷顶上打架的情形，有人来传消息了。人从连长处来，站

在门口，说这一连已得到命令，今晚上就应当退却。会明跑

出去将那人一把拉着了， “酶，你说谎!”来人望了望是会

明，不理会呆子，用力把身挣脱，走到别一帐篷前去了。他

没有追这人，却一直向连长帐篷那一方跑去。

    在连长帐篷前，遇到了他的顶头上司。

    “连长，这是正经话吗?”
    “什么话是正经话?”会明呆了，你就从来不说过什么正

经话。

    “我听到他们说我们就要⋯⋯”他把大舌头伸伸。

    连长不做声。这火侠，已经跑的气息发喘，见连长不说

话，从连长的肩膊上望过去，注意到正有人在帐篷里面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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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卷军用地图，拆电话。他抿抿嘴唇，好像表示 “你不

说我也知道，凡事瞒不了我”，很得意的跑了回去，整理他

的鸡笼去了。

    和议的局势成熟，一切作头脑的讲了和，地盘分派妥

当，照例约好各把军队撤退二十里，各处骂人标语全扯去，

于是 “天下太平”了。会明的财产上多一个木箱，多一个鸡

的家庭。他们队伍撤回原防时，会明的伙食担上一端加上还

不曾开始用过的三束草烟叶，另一端就加上那些小儿女。本

来应当见到血，见到糜碎的肢体，见到腐烂的肚肠的，没有

一人不这样想t但料不到的是这样开了一次玩笑，一切的忙

碌，一切精力的耗费，一切悲壮的预期，结果太平无事，等

于儿戏。

    在前线，会明是火侠，回到原防，会明仍然也是火侠，

不打仗，他仿佛觉得去那大树林涯还很远，插旗子到堡子

上，望到这一面旗子被风吹得拨拨作响的日子，一时还无希

望证实。但他喂鸡，很细心的料理它们。多余的草烟至少能

对付四十天。一切说来他是很幸福的。六月来了，天气好

热!这一连人幸好还没有一个腐烂。会明望到这些兄弟呆呆

的微笑时，那微笑的意义，没有一个人明白。再过些日子，

秋老虎一过，那些小鸡就会扇着无毛翅膀，学着叫 “勾勾

哄”了。一切说来他是很幸福的，满意的。

〔简 评1

    沈从文，1902年生于湖南凤风县，是二十年代末崛起

于文坛的中国现代著名作家。

    (会明)是}}}从文军人题材系列小说中的一篇杰作。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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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会明这个人物，作者展示出自己时那个时代中的小人物的

挚爱与痛惜。

    作者满怀挚爱之情，独到地挖掘、展示着旧军队中的小

人物— 会明的天真、纯朴、乐观与善良。沈从文十三岁从

军，深知旧时军队中小人物的喜怒哀愁以及小人物的忠厚善

良。他笔下的会明从军十余年，还始终保持着一个农人的良

善品性。

    作者更满怀痛惜之情，在展示良善的同时也挖掘与展示

了旧军队中的小人物— 会明的愚昧、糊涂、没有思怒。会

明从军之初，曾跟随蔡铐参加讨伐哀世凯的革命。其后十

年，他糊栩余涂地跟着军阀参加了多次混战、内战，成了穷.
兵赎武之徒的垫脚石。正是在良善与糊涂的交织中，沈从文

画活了小人物会明的灵魂。

菜 园

沈 从文

    玉家菜园出白菜，因为种子特别，本地任何种菜人所种

的都没有那种大卷心。这原因从姓上可以明白，姓玉原本是

旗人，菜是当年从北京带来的菜。北京白菜素来著名。

    辛亥革命以前，北京城候补的是玉太爷，单名讳深，当

年来这小城时带了家眷，也带了白菜种籽。大致当时种来也

只是为自己吃。谁知太爷一死，不久革命军推翻了清室、清

      14


